
第一章 不被需要的替代品 

綏和三年。 

蔣府裡，慕明棠穿著一身淺藍色紋銀交領上襦，下面繫著六幅百褶裙，站在樹叢

之後，外面的兩人正專心說話，並沒有發現她。 

她這一身顏色本來就淡，混在斑駁的樹影中，不仔細看確實不容易發覺。 

但是慕明棠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晉王失而復得，重遇舊愛太過開心了，以致於素

來警惕的他沒有發覺樹木後居然還站了一個人。 

「濟哥哥，當年是我對不起你，所幸你這一年一切都好，要不然我真的……」穿

著碧衣的女子哽咽著道。 

她不施粉黛，衣妝素淨，第一眼看著並不驚豔，可是越看越耐看，現在一雙眸子

含了淚，還努力忍著不讓眼淚落下的模樣尤其讓人心疼。 

謝玄濟便是心疼不已，他忍不住靠近一步，握住眼前女子的雙臂，明明想要用力

卻又忍住，不敢唐突佳人，「明薇，沒事，只要妳回來了就好，這些年蔣家的位

置一直給妳留著，只要妳回來，一切就都沒有變化。」 

蔣明薇的眼淚撲簌簌而落，「可是濟哥哥，我已經配不上你了。我當初被戎人矇

騙，不知道怎麼陷入魔怔，竟然懷疑你的用心，還在上元節逃婚……我這一年想

了很多，但是想得越明白就越不敢回來見你，即便是戎人挾持我，但是說白了還

是我識人不明，落得今日地步全是我自找的，怨不了別人。得知你一切都好，我

就心滿意足了，不敢再奢望其他，聽說你已經和她訂婚了，這樣很好，她一定會

替我好好照顧你。」 

「不，明薇。」謝玄濟似乎是急了，又近前一步，幾乎貼在蔣明薇身前，他低頭

看著她，一雙眼睛專注又幽深，「我說過，只要妳回來，我永遠都在。將婚約順

延給蔣明棠不過是因為聖旨已公告天下，蔣大人不能違抗聖旨，只好在外面認領

一個女兒回來頂替妳的位置，既然妳現在已經回來，還要替代品做什麼？晉王妃

永遠都只會是妳。」 

「可是，我被戎人擄走一年下落不明，皇家最重貞潔，我雖然清楚自己還是乾淨

的，可是別人怎麼會信？我若是嫁給你，豈不是連累你被別人嘲笑？」蔣明薇說

到後面似乎是又羞又愧，忍不住垂下頭顱，露出一截修長的脖頸。 

謝玄濟素來溫文爾雅，冷靜自持，現在卻忍不住笑出來，近乎失態地將蔣明薇一

把擁入懷中，「太好了，明薇，妳知不知道妳方才那句話我聽了有多開心？妳並

沒有屬於其他男人，依然還是處子之身，這讓我簡直欣喜若狂！ 

「妳儘管放心，這一年妳失蹤的事，除了妳我以及蔣大人蔣夫人，再不會有其他

人知道，外人問起來，妳只管說妳在外地養病就好，至於父皇母后那裡自有我去

說，妳只需要安心備嫁就是。」 

聽到謝玄濟的話，蔣明薇雙頰暈出朵朵紅雲。過了一會，她似乎忽然想到什麼，

臉色變淡，還是輕輕推開了謝玄濟，「濟哥哥，你對我的這份心我十分感動，但

是你未過門的王妃已經是別人了，她比我乖巧，比我孝順，爹娘收養她一定是覺

得她比我更貼心，更適合作為一個女兒。既然婚約已經換了人，我就該識趣些，



遠遠走開，我再出現，既耽誤你們的姻緣，還會惹她不快。」 

「明薇，妳說的這是什麼話。」謝玄濟不帶一絲猶豫地說：「我對她從來沒有任

何感情，一直都只是把她當做妳的替身罷了，蔣大人他們也是如此，若不是她長

相有三分像妳，以她卑賤的流民身分怎麼可能進得了蔣家的門？她本來就是逃難

而來的人，在蔣家享受了一年富貴已經是天大的造化，她要是知道感恩還好，若

是拎不清自己的身分，敢針對妳，我必不會放過她。」 

蔣明薇淚盈於睫，滿是感動地看著他，「濟哥哥……」 

謝玄濟被她這樣的目光看得心都碎了，忍不住緊緊擁抱住她，「明薇，妳回來就

好，我和蔣大人已經等了妳一年，如今該是一切歸位的時候了。」 

多麼感人啊，慕明棠嘴邊掛上淺淡的笑，越看越覺得自己就是個笑話。 

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卻因為誤會擦肩而過，如今兜兜轉轉終於重新團聚，互相

表明心意，解開誤會，接下來要發生的大概就是在雙方父母的祝福下步入婚姻，

幸福一生了吧。 

多麼令人動容的一幕，多麼令人羨慕的感情，而她慕明棠就是這對青梅竹馬裡面

的插足者，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頂替者，以及整樁事件裡唯一的外來者。 

蔣明薇口中的「她」，謝玄濟口中的「替身」就是她慕明棠。 

正如謝玄濟所說，她確實出身不高，尤其是和眼前這兩個人相比，謝玄濟是皇子，

已封晉王，蔣明薇是高官之女，和謝玄濟青梅竹馬，從小一起長大，而她呢，甚

至都不是京城人。 

她是襄陽人，家裡既不是書香世家，也不是官宦門第，而是充滿了銅臭味的商戶，

雖然出身不入流，好在父母和睦，家庭富足，她也在父母的疼愛下順風順水長大。 

本來，她的人生軌跡應當和許許多多平凡的小城姑娘一樣，在及笄後嫁給另外一

個平凡的男子，生下孩子，組建一個普通的小家庭，但是在她十二歲那一年，所

有平靜都被打破了。 

鴻嘉三年，襄陽被圍，太守抵抗了幾天後，見羯人來勢洶洶，竟然拋下偌大的襄

陽城和滿城的平民連夜逃跑，走時還捲走了全城的精銳兵力和武器。 

沒有武器和指揮，襄陽不攻自破，羯人進城大肆屠殺，慕明棠的父母為了掩護她

出城被羯人殺死了，可惜就算這樣她仍然沒有跑出襄陽。 

世界上終究是普通人多，慕明棠既沒有飛簷走壁的武功，也沒有臨危不亂的智

慧，在半路就被羯人發現了，差點隨父母而去，幸好武安侯進城，她才撿回一命。 

之後，慕明棠隨著眾多難民北上，尋找安身之地。要知道她是個女孩子，還頗有

姿色，在路上會經歷什麼不言而喻。 

慕明棠這一路走得非常艱辛，幸虧後面遇到同樣家破人亡的周婆婆以祖孫之名保

護她，她才能完好無缺地走到應天府，而後她們決定停在陳留，計畫開始新的生

活。 

慕明棠雖然和周婆婆素不相識，但是經歷了北逃一路，她是真把周婆婆當做親

人，打算日後替周婆婆養老送終。她們兩人相依為命，針線活、洗衣服、編竹篾，

什麼活兒都接，結果生活好不容易有了些起色，周婆婆卻因為操勞過度病倒了。 



慕明棠散盡家財替周婆婆求醫，可周婆婆還是沒熬過去，春天都沒到就死了。 

周婆婆死後，慕明棠大哭一場，想送周婆婆體面入土，沒想到如此卑微的願望上

天都不肯實現。 

當慕明棠將父母遺留給她的貴重飾品拿去典當時，當鋪老闆見她頗有姿色，起了

壞心，對著滿街的人說她行竊，要不然以她一個穿著打扮普通的弱女子，怎麼可

能拿出這麼有價值的典當物。 

慕明棠氣得要死，當街和當鋪老闆對罵起來，她在逃難路上早鍛煉出一身銅筋鐵

骨，罵人又潑辣又狠戾，當鋪老闆被她接連搶白，氣得跳腳，忍不住動起手來。 

慕明棠能活著走到現在，閨閣時期的天真和矜持早就磨沒了，見狀也又咬又抓地

和對方廝打，卻被一行衣著不凡的侍衛攔住了。 

被架開的時候，慕明棠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可是一看對方的衣服，她就明白這

是自己惹不起的人，她馬上就收斂氣焰，低著頭一句話不敢說。 

這時候停在附近，一看就非常華貴的馬車裡下來一個丫鬟，穿著乾淨的石青襦

裙，頭髮梳得整整齊齊，鞋底都比慕明棠的臉乾淨。 

丫鬟瞧見慕明棠的樣子，先是嫌棄了一下，隨後才捏著鼻子說：「妳祖上冒青煙，

撞大運了。跟我走，我們夫人想見妳。」 

能被稱為夫人，身分自然非同小可，而且看對方有馬車，還能使喚侍衛，說不定

還是官府的人，慕明棠戰戰兢兢地跟過去，這才發現叫住她的人不僅是官家的

人，還是京城裡三司副使蔣鴻浩的正室夫人。 

三司通管鹽鐵部、度支部、戶部，號曰「計省」，是管全國財政的最高機構，三

司副使是計省的第二把手，地位十分崇高，慕明棠怎麼也沒想到自己只是打了場

架，竟然撞到了這麼尊貴的人面前。 

蔣夫人端詳了慕明棠一會，讓人將她帶回去，慕明棠就這樣渾渾噩噩、戰戰兢兢

地到了京城，第二天換了身衣服，被帶到蔣夫人和蔣鴻浩面前。 

蔣鴻浩看了半天，對著蔣夫人淡淡點頭，「就依妳說的吧。」 

慕明棠原本不明白這話是什麼意思，但是很快她就知道了，生活也從此天翻地

覆——她被蔣家收為養女，成為蔣鴻浩的二女兒，蔣明棠。 

那可是不折不扣的官家小姐、名門千金啊，在難民中跌打滾爬的慕明棠沒想到自

己會有這番造化，官和民和商宛如天塹，從前即便是襄陽府衙一個師爺的女兒，

慕家見了都得夾著尾巴繞道走，何況是三司副使的千金呢。 

飛升得太快，慕明棠當然開心，卻也太害怕失去這一切了，所以蔣夫人讓做什麼

她就做什麼，丫鬟如何說她就如何做。 

慕明棠後來得知，蔣夫人那天之所以會出現在陳留，是因為出門尋找走丟的大小

姐蔣明薇，當她詢問蔣明薇怎會走失，丫鬟們統一口徑，說上元節大小姐出門看

燈，人太擠不小心走丟了。 

慕明棠當下就感覺出這話不對，她只是商戶的女兒，出去看燈父母都會安排丫鬟

婆子隨侍在側，蔣明薇堂堂官家千金，蔣夫人豈會疏忽了護衛？ 

但不管如何，蔣明薇就是走丟了，從那天起，蔣夫人就四處尋找女兒，一路找到



陳留，沒有見著女兒的蹤跡，反而在街上瞥見了慕明棠。 

慕明棠當時又是罵又是打，非常引人注意，蔣夫人看了一會，發現慕明棠和她走

失的女兒年齡相近，連臉型也有幾分相像，所以蔣夫人才會將慕明棠帶回來改姓

蔣，記做二小姐。 

慕明棠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的身分，父母思念愛女，久尋無果，所以放一個長得像

的替身在眼前聊表安慰，這種想法她十分理解，所以心甘情願地做另一個人的影

子，穿蔣明薇喜歡的顏色，住蔣明薇曾經的屋子，學蔣明薇說話，學蔣明薇走路。 

她將自己身上屬於慕明棠的特徵一點點抹除，蔣夫人嫌棄她粗鄙，嫌她當街打架

有失體統，慕明棠就打斷自己在亂世中磨練出來的爪牙，變得溫柔乖巧，笑不露

齒，行不露步，無論說什麼都細聲細氣、慢條斯理。 

她將自己的真實性格全部隱藏，硬生生變成另一個人的樣子。 

她害怕被扔出蔣府，害怕再回去過那種朝不保夕、和野狗搶食的日子，亂世之中

尊嚴都是無用之物，何況是模仿一個人呢？ 

慕明棠被訓練了一年，終於改造成蔣夫人想要的名門淑女樣子，類皮容易類骨

難，她和生來富貴的蔣明薇當然不能比，無論是學識還是談吐都差得太多，可是

在不說話的時候，倒已經有了幾分蔣明薇的影子。 

蔣夫人勉強滿意，在今年三月正式帶慕明棠出來過明路，之後，慕明棠才真正明

白為什麼蔣家要收養一個女兒，為什麼蔣夫人急著要將她訓練好。 

原來，蔣府的榮耀不只是蔣鴻浩位列計省，蔣明薇竟然還被賜婚給皇子。 

皇帝說出來的話從來沒有收回去的道理，何況是賜婚聖旨，蔣夫人之所以親自出

來尋找蔣明薇，一方面是擔心女兒，一方面也是為了蔣家和晉王的婚事。 

晉王謝玄濟是嫡出皇子，素有賢名，是朝中呼聲最高的儲君人選，要不是皇帝看

在登基前和蔣家是鄰里，斷不會將這麼大的殊榮砸在蔣家頭上。 

蔣明薇這一逃婚——當然，逃婚是慕明棠自己的說法，蔣夫人始終堅持女兒被人

劫走了——這份聖上的賞識對蔣鴻浩來說就變成了催命符。 

蔣鴻浩得知蔣明薇不見了之後大怒，當即放狠話說自己沒有蔣明薇這個女兒，連

派人出去尋找都不肯，蔣夫人心疼女兒，又悲傷於丈夫的絕情，只能自己來管，

後來湊巧在陳留遇到了慕明棠，蔣夫人走投無路之下，想出一道李代桃僵之計。 

蔣夫人原本盼著蔣明薇心勁散了就會回來，如果沒有回來或者來不及，那讓慕明

棠頂上多少也是補救的法子，畢竟聖上只是賜婚謝玄濟和蔣家的女兒，沒說一定

要是蔣明薇，將慕明棠收養後，倒也勉強算是蔣鴻浩之女。 

三月，蔣夫人徹底絕了對蔣明薇的指望，正式向京城一眾官夫人介紹二女兒蔣明

棠。 

四月，慕明棠和謝玄濟在長輩的看護下，隔著屏風望了一面，就算是未婚夫妻婚

前相見，彼此對這樁婚事默許了。 

要慕明棠說，謝玄濟對蔣明薇當真是癡心一片，蔣明薇疑似私奔，他作為皇子兼

準未婚夫沒有勃然大怒，反而還悄悄幫著蔣夫人尋找蔣明薇，眼看婚期將近，謝

玄濟竟然也二話不說就接受了蔣家安排給他的替代品。 



其癡心慕明棠看了都感動，她作為替身，非常懂自己的定位，她知道蔣夫人眼裡

看的、心裡想的一直都是自己的親生女兒，甚至謝玄濟看向她的目光中也是在尋

找她和蔣明薇相似的部分。 

慕明棠這輩子能享受錦衣玉食，還能做王妃，她已經誠惶誠恐了，她並不貪心，

更不會奢望晉王的愛，也已經做好準備一輩子作為蔣明薇的影子生活著，至於慕

明棠是誰，她喜歡什麼，曾經是什麼樣的人，都不重要了。 

誰知道，就在今天，蔣家夫婦為慕明棠安排的生辰宴上，蔣明薇竟然出現了！ 

慕明棠發現晉王突然不見了，心裡莫名的直覺告訴她不對勁，於是悄悄跟過來，

沒想到聽到這麼感動的一齣戲。 

她站在樹影後面，聽了許久深情王爺和白月光的真情告白，覺得他們的愛情真是

偉大。 

那她呢？她這個拙劣的替代品要如何打發？ 

慕明棠不想再聽下去，轉身往回走，走到半路就碰見出來尋找她的丫鬟。 

丫鬟瞧見她，眉毛立刻嫌棄地挑起來，「二小姐，夫人說了不能亂走，您怎麼還

是記不住？」 

丫鬟站在另一個方向，並沒有看到樹叢後的人影，謝玄濟和蔣明薇聽到聲音卻雙

雙停止了說話。 

謝玄濟臉色一變，快速繞過遮擋，看到迴廊裡一個淺藍色的背景正緩緩遠去，那

外罩上印著銀色的霜花，永遠一身清淡的青碧白，永遠帶著人間過客、世無知己

的疏離，從謝玄濟的角度看，這個背影真的很像蔣明薇。 

謝玄濟暗暗皺眉，她怎麼來了？ 

 

 

回去路上，丫鬟自然念叨了一番慕明棠不夠淑女、不夠優雅，慕明棠從前不去想，

今日才發現，即使是蔣家的一個丫鬟都敢明目張膽地嫌棄她，就因為她是替身，

蔣明薇的模仿品，晉王心頭白月光的替身，偏偏還畫虎不成反類犬，有種東施效

顰的感覺。 

丫鬟喋喋不休，慕明棠只當耳旁風，不爭辯也不回應，她安安靜靜地等著，等待

蔣家對她的處置。 

她本以為晚上蔣鴻浩或蔣夫人總會派人來找她談話，然而她發現人真不能自以為

是。 

她等了許久，最終只等到一個嬤嬤過來，冷冷淡淡地對她說：「二小姐，這是大

小姐的屋子，大小姐不喜歡別人碰她的東西，請您搬出去吧。」 

慕明棠愣怔了一會，站起身點頭道：「有道理，這本來就是姊姊的房間，現在姊

姊回來，我自然沒有理由再占據她的屋子，我這就收拾細軟。」 

「不必了。」嬤嬤漠然地斜睨著她，「屋子裡所有擺設都是大小姐的，連衣服都

是，二小姐您自己出來就夠了。」 

慕明棠想著蔣家畢竟收養了她，所以她什麼話都沒說，就那樣近乎屈辱地被趕離



住了一年的屋子，搬到冷冰冰的客房。 

慕明棠想著，她都這樣識趣了，蔣家總會有人來找她客套客套吧？ 

事實證明，慕明棠還是高看自己了，她被丟在客房住了三天，直到第四天中午終

於有人來找她了。 

「二小姐，大人傳您過去。」 

慕明棠將自己收拾整齊，乖巧聽話地走到書房。 

書房裡，蔣鴻浩已經坐著了，讓她驚訝的是謝玄濟也在。 

慕明棠只掃了一眼就收回目光，十分淑女地給蔣鴻浩行禮，「父親。」 

至於謝玄濟，原來他們是未婚夫妻，現在不是了，慕明棠就沒有理由和外男說話，

蔣鴻浩沒有發話，她就不能主動跟謝玄濟問安。 

「嗯。」蔣鴻浩僅僅是點了點頭。 

他看著眼前的少女，想到一會兒要發生的事，難得生出一些憐惜來。無論如何她

都在蔣家寄住了一年，等出嫁時給她多準備些嫁妝吧。 

蔣鴻浩對自己的仁慈非常滿意，他一手拈著鬍鬚，說道：「想必妳已經知道妳長

姊回來了，晉王的婚約本就是和明薇，讓妳頂替實在是無奈之舉，妳應當明白

吧？」 

慕明棠溫順地低頭，「女兒明白。」 

「那就好。不過妳放心，既然妳成了我的養女，我必不會虧待妳，晉王前些天和

陛下請命，陛下今日同意了，讓妳嫁到岐陽王府。」蔣鴻浩說著露出笑來，「妳

雖然是養女，但是蔣家絕不是厚此薄彼的人家，妳嫁到岐陽王府後依然是王妃，

以後妳們姊妹二人成了妯娌，在宗室中要相互守望，方不負為父教導。妳有今日，

實在是造化不凡啊。」 

慕明棠怔了很久才反應過來蔣鴻浩在說什麼，她依然還是王妃，只不過不是嫁給

晉王，而是岐陽王？ 

這種荒唐的話語，他也說得出來？ 

她慢慢抬頭，面無表情地問：「父親，岐陽王不是已是活死人了嗎？」 

第二章 回歸本性不忍了 

「什麼活死人？」蔣鴻浩不悅地皺眉，「岐陽王只是昏迷了，聽說前些日子還清

醒了好一段時間，可見治療是有效的，長此以往，岐陽王痊癒指日可待。」 

慕明棠冷笑，她一進蔣家就被關起來訓練，對外界的瞭解十分有限，她不過是普

通人家的女兒，哪懂京城這些高官貴族的彎彎繞繞，而蔣家也完全不教她，導致

她名義上當了一年多的蔣二小姐，其實沒認識幾個人，面前的蔣鴻浩還有坐在一

邊的謝玄濟，可以說是她認識的所有男人了。 

儘管她的資訊如此閉塞，卻也知道岐陽王不是善類，他雖然也是王爺，但是並不

是當今聖上的子嗣，而是先帝的。 

岐陽王是先帝的嫡子，只不過精神狀態很不穩定，時而昏迷時而清醒，清醒的時

候往往就要暴躁殺人，連先帝都險些遭其毒手。 

岐陽王這個樣子顯然是沒法繼承帝位的，所以先帝臨終前將皇位傳給弟弟，也就



是當今聖上。 

今上登基後，岐陽王的病並沒有好轉，反而越發嚴重，聽說岐陽王府伺候的人無

一倖免，全被發瘋的岐陽王殺了，後來看管他的人換成軍士，就這樣還時不時需

要添人進岐陽王府。 

相傳軍隊中有不成文的規矩，只要誰能在岐陽王府裡活過六個月，出來後必定加

官加爵，賜金百兩，然而即便朝廷立下重賞，都沒有人願意去照顧或者說看管岐

陽王。 

據說岐陽王曾經從軍，有殺神之名，殺孽太重才遭到反噬，變成現在這樣半死不

活、瘋瘋癲癲的模樣。 

傳言到底是真是假慕明棠不清楚，可是她至少知道，受過訓練的專業軍士都沒法

從岐陽王手下逃脫，她一個弱女子嫁去岐陽王府，恐怕王妃的福還沒享到，當天

就要一命嗚呼，去閻王那裡報到了吧。 

慕明棠有些急了，侮辱、冷遇甚至苛待她都可以忍，可是讓她死卻萬萬不行，沒

有人比真正經歷過死亡的人更渴望活著。 

她不由往前挪了一步，懇切道：「父親，您和母親當年把我從流氓手裡救出來，

我十分感激，也願意侍奉你們一生以回報你們當年的恩德。女兒不想嫁人，也不

奢望做王妃，我命賤，擔不起王妃的福氣，您就讓我留在府裡端茶送水、當牛做

馬吧，只要您不嫌棄，讓我當丫鬟都使得。」 

「這怎麼能行。」蔣鴻浩立刻拒絕，「妳是我的養女，蔣家的二小姐，又不是奴

婢，怎麼能做丫鬟的活？妳放心，凡事有為父撐腰，既然讓妳去當王妃，妳只管

安心嫁過去享福就成了，沒有人會在背後說三道四的。何況岐陽王乃是先帝嫡

子，也是正經的皇子龍孫，未出事前也是功勞赫赫，滿城貴女爭相自薦，妳嫁給

他無論如何都是高攀，絕不算辱沒。」 

許久沒說話的謝玄濟聽到這裡，也合起摺扇說道：「岳父所言沒錯，父皇自從登

上帝位後殫精竭慮、夙興夜寐，生怕辜負先帝當年所託。這些年眼見政通人和，

百姓安居樂業，多年戰亂損傷的元氣也慢慢恢復過來，父皇心中甚慰，唯獨有一

事放心不下，那就是岐陽王。 

「他是皇伯父僅剩的血脈，已到成婚之齡，身邊卻始終沒有妻妾，如今岳父主動

說出要將二小姐嫁給岐陽王，正好了結父皇心頭大事。妳嫁過去之後好生照顧二

哥，若是能給二哥留下血脈，那就是妳的功勞了，以後皇家必不會虧待妳。」 

慕明棠從進門後一直沒往謝玄濟那個方向看去，這既是避嫌也是主動劃清界限。 

她非常清楚，蔣鴻浩說得再好聽，蔣明薇才是他的親生女兒，瞧瞧謝玄濟，這都

叫上岳父了，她若是指望曾經的未婚夫出頭，和謝玄濟糾纏不休，那就是往蔣鴻

浩和蔣夫人眼睛裡戳釘子，必然討不到好。 

慕明棠很有自知之明，一開始就遠遠避開謝玄濟，可是此刻聽到謝玄濟的話，慕

明棠忍不住朝他望了一眼。 

真是諷刺，三四天前還是她未婚夫的人，現在當著父親的面說要好好照顧他二

哥，最好早點懷上他二哥的孩子。 



慕明棠本來覺得謝玄濟就算對她沒有感情，但是她扮了這麼久的蔣明薇，當了他

這麼久的未婚妻，總該有些面子情吧，他怎麼能眼睜睜看著她去給一個活死人守

活寡，甚至陪葬呢？ 

慕明棠咬了咬牙，亂世教給她最寶貴的經驗就是不要臉，臉面那是衣食無憂的人

才有資格考量的，她只想活著，長長久久、安安穩穩地活著。 

她倏地掀起裙子跪下，給蔣鴻浩磕頭，「父親，我有今日全仰仗您發善心，您既

然救了我一次，何妨再救一次？如果是旁人，女兒二話不說就嫁了，但是岐陽王

並非等閒之輩，世人皆知他喜怒不定，殺人如麻，發瘋時敵我不辨，連自己都傷，

聽說現在他身邊已經沒有丫鬟了，全都是軍中好手。連軍隊裡精心挑選的士兵都

控制不住他，女兒去了要如何自保？恐怕連他的身體都近不得就被他殺了。女兒

不想死，女兒還想活著為父母盡孝，請父親開恩，救女兒這一命！」 

慕明棠說完深深拜下去，將額頭貼在手上。 

蔣鴻浩臉上閃過些許動容，可是他馬上就想到將慕明棠獻出去後蔣家可能得到的

好處，那片刻的心軟立刻冷凍成冰，堅不可摧。 

蔣鴻浩別過眼睛不看慕明棠，而是歎了口氣，說道：「為父知道妳害怕，但是傳

言不可信，那些話都是閒人以訛傳訛罷了。岐陽王是人中英傑，雖然現在神志不

清，時常會攻擊旁人，但是最近治療已經初顯效果，妳嫁過去後悉心照料，指不

定很快就好了，妳不必想太多，安心備嫁吧。」 

許是看到慕明棠抬起頭張了張嘴，露出想要反駁的樣子，蔣鴻浩肅了臉色，截住

她想說的話，「君無戲言，聖上知道蔣家願意為君分憂、妳願意嫁過去照顧岐陽

王後，龍心大悅，今日在早朝上特意褒獎了為父。如今聖諭已經傳遍朝野，妳若

是不肯，豈不是抗旨不遵？到時候不光妳喪命，連為父也要被妳連累，為父養妳

一場，可不是為了讓妳恩將仇報。」 

好一個恩將仇報，慕明棠聽著心都冷了。 

她不想死，不想嫁給一個活死人，竟然還是她的錯了？她算是明白了，蔣鴻浩是

鐵了心要將她賣出去，無論她再怎麼哀求，再怎麼低聲下氣，蔣鴻浩都不會改變

主意。 

先帝沒有將皇位傳給兒子而是留給弟弟，本身就很惹人猜疑，岐陽王還半死不

活，命懸一線，無論怎麼看皇帝都很可疑。 

慕明棠不知道岐陽王如今的模樣到底和皇帝有沒有關係，先帝傳位一事又有沒有

貓膩，但是當今皇帝心虛，害怕別人說他苛待先帝嫡子卻是板上釘釘的。 

正好這時候蔣鴻浩站出來說願意將二女兒嫁給岐陽王，解了皇帝心腹大患，皇帝

多年不放棄救治侄子，還替侄子娶妻，就算最後岐陽王沒好，也怨不了皇帝了吧。 

蔣家討皇帝開心，皇帝自然會給蔣鴻浩甜頭，蔣鴻浩已經在三司副使的位置上停

了許多年，說不定這次就能轉成一把手了。 

皇帝得了名，蔣家得了利，蔣明薇解決掉一個礙眼的替身，謝玄濟也能討白月光

開心，皆大歡喜，這其中唯一犧牲的只有她慕明棠而已。 

四方人得利，而且還是一飛沖天的大利益，她區區一個外人，就算哭瞎了眼睛，



蔣鴻浩會為了一個養女放棄現成的利益嗎？ 

她自己都覺得不可能。 

慕明棠的血冷了，心也冷了，她在蔣家一年半，雖然最開始笨手笨腳，但是等調

整過來後也在努力地討好每一個人，蔣夫人、蔣鴻浩、謝玄濟，甚至是蔣家的丫

鬟婆子，她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對他們好。她以為蔣家夫妻就算做不到把她當親

生女兒，但是朝夕相處一年多，多少也會有感情，就算是一條狗，養上一年也還

捨不得打死呢，結果她竟然連條狗都不如。 

她其實並不是文雅溫柔的性子，逃難那一年早將她磨得市儈潑辣，錙銖必較，但

是蔣夫人喜歡，所以她用盡全力去扮演。 

其實她不喜歡青色碧色，而是更喜歡俗氣但喜慶的大紅大金，可是蔣明薇喜歡這

種清雅的顏色，那她就削足適履，將自己硬塞到蔣明薇的殼子裡，她不敢說，不

敢笑，甚至不敢大口吃飯，這一切都不過是為了活著罷了，體體面面，像個人樣

的活著。 

可是今日，現實無比明確地擺在慕明棠面前，他們從來沒有把她當成自己人，甚

至都沒有把她當成一個人。她唯一的意義就是做蔣明薇的替身，現在蔣明薇回來

了，她這個假貨也該處理掉，正好扔到岐陽王府壓榨掉最後一點價值。 

蔣鴻浩看見慕明棠跪在地上，良久沒有說話，終究有些不忍，到底是鮮花一樣的

姑娘，夫人剛把她帶回來的時候，她臉上還有幾分女兒的影子，這些年隨著長開

已經越來越不像女兒，而是和她的名字一樣變得亮麗可人，如果襄陽沒有被毀，

如果她沒有流落到京城，應該也會是個無憂無慮，被父母捧在手心的心肝寶貝吧。 

哪個父母願意看著正值青春的女兒嫁給一個半死不活的瘋子呢？ 

蔣鴻浩心裡歎了口氣，放軟聲音說道：「前幾天妳姊姊回來，家裡騰不開人手，

沒有好好操辦妳的生辰宴，過一會為父給妳補一份生辰禮物吧。」 

蔣鴻浩覺得他作為養父，好聲好氣和慕明棠說話，還補給她生辰禮物，已經是和

善至極，慕明棠一定會感激涕零，孺慕不已，他正等著慕明棠說感激的話，卻見

她一言不發，突然從地上爬了起來。 

蔣鴻浩皺眉，民間來的果然不懂規矩，他讓她起來了嗎？ 

慕明棠沒有像以前一樣，蔣鴻浩臉色稍有變化她就誠惶誠恐地道歉，檢討自己哪

裡做得不對，她勾唇笑了笑，看看蔣鴻浩，又轉過頭看看謝玄濟，道：「道貌岸

然，欺世盜名，我之前學這兩個詞時還不懂，今日可算見著活例子了。」 

謝玄濟臉色倏然沉下。 

蔣鴻浩也勃然大怒，「大膽！蔣明棠，妳在說什麼，還不快跪下請罪！」 

「過生辰？補生辰禮物？快收起你們的偽善吧，我根本不叫蔣明棠，我的生辰也

不在六月，六月初三是蔣明薇的生辰，我的生辰早就過完了。」 

蔣鴻浩噎了一下，慕明棠的生辰早就過完了？ 

這時候蔣鴻浩才想起來，他好像沒問過慕明棠生辰在什麼時候，不光是他，蔣家

沒人關心，他們理所應當地在六月初三置辦了生辰宴。 

「你口口聲聲說為了我好，說我嫁給岐陽王是高攀，那你讓你自己的女兒去高攀



啊！我命賤，高攀不起還不成嗎？」蔣鴻浩正要說話，被慕明棠一口打斷，「我

不想聽你假惺惺地狡辯，想巴結皇上就是巴結皇上，想賣女兒就是賣女兒，非要

給自己找『我是為了妳好』的藉口，你自己說出來都不覺得臊得慌嗎？」 

蔣鴻浩是一家之主，在家裡蔣夫人一個字都不敢違抗，就連蔣明薇也怕他，從來

沒有人敢指著他的鼻子罵他假惺惺。 

「放肆！」蔣鴻浩大怒，用力拍了下桌子，站起來喝道：「蔣家收養了妳，供妳

錦衣玉食，呼奴使婢，妳就是這樣對待妳的救命恩人？要不是我，妳這一輩子只

能嫁給販夫走卒，哪裡能做王妃？」 

「是啊，我不配。當初是我求著你們收養我的嗎？當初是我求著你們把我嫁給晉

王的嗎？」慕明棠完全拋棄了偽裝，不閃不避地瞪著蔣鴻浩。 

這才是她，那個孤身從襄陽來到陳留，敢和當鋪老闆當街對罵的平民女子。 

蔣鴻浩一梗，竟然沒接上話來。確實，他說的大義凜然，但是從一開始這就是蔣

家自己的決定，慕明棠承了他們的好不假，欠他們卻不至於。 

慕明棠裝了太久，早就受夠這些鳥氣了，她原本為了報恩，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

安穩日子，拚了命地討好蔣家，但是現在她發現，無論她再怎麼裝淑女，蔣家都

不會把她當個人，那她還費什麼勁，忍什麼窩囊氣？蔣鴻浩都要把她送進活死人

墓換升官了，她莫非還要感激涕零，謝謝蔣家讓她當王妃？ 

感激他個鬼！她慕明棠就是一個粗俗不堪的商戶女，就是一坨爛泥，學不來他們

這些高門大戶的優雅。 

「我爹爹說人生在世欠什麼都行，獨獨不能欠恩情。我捨我這一身，捨我下半輩

子，還你們這一年的收留之恩，之後一刀兩斷，再不相欠。」慕明棠把頭上屬於

蔣明薇風格的簪子拔下來，用力摔在地上，哢嚓一聲摔得粉碎，碧色的流蘇珠子

散落一地。 

蔣鴻浩氣得不輕，有些事情他明白可以，但是別人說出來那就不行，他陰沉著臉

說：「再不相欠？蔣家對妳這麼大的恩情，怎麼由妳說來還像是受委屈了一樣，

仁義禮信妳一樣都沒學會，還反過來指責蔣家對妳不義，妳口中蔣家的錯不過是

沒讓妳嫁到最好的人家罷了，妳果然還在覬覦明薇的東西。」 

慕明棠都打算今日到此為止了，聽到蔣鴻浩的話，整個人瞬間炸了。 

她這一年作為替身，為了模仿蔣明薇放棄自己的姓氏，放棄自己的出身，甚至放

棄自己全部的人格，誰都有資格說她貪慕榮華富貴，唯獨蔣家沒有！ 

慕明棠用手指著蔣鴻浩，怒罵道：「你個狗官，我覬覦蔣明薇的東西？你還當真

覺得你們家是金子做的屋子，人人都想巴結你們嗎？我告訴你，我壓根看不上！

你以為你的妻子和那兩個小妾，還有蔣家的下人吹捧你是真的覺得你好？可擦乾

淨眼睛好好照照鏡子吧，你就是一個曲意奉承、賣女求榮的偽君子！」 

慕明棠一氣呵成，終於把這一年來憋的鳥氣罵了出來。 

眼見蔣鴻浩氣得說不出話來，謝玄濟刷的站起來，一副想要教訓她的樣子。 

慕明棠立刻轉過身瞪著謝玄濟，挑眉道：「你想幹什麼？真不愧是情聖王爺，被

未婚妻逃婚都情深不悔，我可真是佩服您呢，祝您和蔣明薇白頭偕老，一輩子不



分開！」 

「俗不可耐，不知所謂！」謝玄濟皺著眉，簡直像看到什麼難以忍耐的髒東西。 

慕明棠原先把他當未婚夫，自然處處討好，現在她馬上就要當他的嫂子了，怕他

做啥？ 

她冷笑一聲，說：「我就是粗俗不堪，我就是庸俗無知，礙著你什麼事了？我早

就想說了，你裝腔作勢，故作高雅，喜歡這些華而不實的東西，到底是裝給誰看

呢？我真心待你，你卻把我送給別的男人，你行！我們橋歸橋，路歸路，以後走

著瞧！」說完就要往外走。 

謝玄濟什麼時候受過這種冒犯，一伸手就將她緊緊箍住。 

慕明棠冷不防被拽回來，立刻尖叫著大喊，「登徒子，你想對你的嫂子做什麼！」 

謝玄濟一怔，立刻如被燙著一樣鬆開手。 

慕明棠吃痛地揉著手腕，嘴上還絲毫不讓步地罵道：「晉王殿下，剛才可是你說

的，皇上已經開了金口，在早朝上說我是準岐陽王妃。我現在是你的準嫂嫂，你

最好對我放尊重些，要是再動手動腳，小心我去宗人府告你輕薄嫂子！」 

謝玄濟氣得胸膛劇烈起伏，但是到底不敢對慕明棠怎麼樣。 

如今理學興起，男女大防日漸嚴苛，小叔和嫂嫂之間本來就要避嫌，尤其謝玄辰

昏迷不醒，雖然活著，但是慕明棠無異於守寡，一個年輕鮮活、頗有姿色的寡嫂，

她要是吆喝一句他對她動手動腳，謝玄濟還真吃不消。 

慕明棠伸手捋了捋袖子，笑了下，說道：「晉王殿下賢名在外，溫潤如玉，平時

行為舉止可要注意些，畢竟我是你哥未過門的妻子，你哥的狀況你也知道，要是

我有個三長兩短，什麼地方磕了碰了，外人光唾沫星子就能淹死你。」 

說完，她斜著眼睛乜了謝玄濟一眼，大搖大擺地走出去了，出門時遇到守在外面

的丫鬟，見丫鬟阻攔了一下，她冷笑一聲，有恃無恐地說：「還不快讓開？我是

聖上親自點頭的岐陽王妃，妳們惹得起嗎？」 

小人得志，得意忘形！ 

謝玄濟氣得臉色黑如鍋底，他素來溫雅有禮，人人見了他都恭敬地叫一聲「晉王

殿下」，所接觸到的女子也全是蔣明薇那樣腹有詩書、高貴優雅的名門之女，什

麼時候遇到過慕明棠這種潑皮？ 

蔣鴻浩的表情也難看極了，他著實沒料到慕明棠竟然是這麼個孽障，早知如此，

他必不會將慕明棠叫到晉王面前，現在慕明棠當著晉王的面奚落了蔣家一頓，他

丟臉不說，還害晉王受牽連。 

蔣鴻浩尷尬又惶恐，等慕明棠的動靜遠去後，他連忙上前，拱手給謝玄濟作揖，

「殿下恕罪，養女無狀，衝撞了殿下。她本來就是商戶女，出身不高，見識也不

多，腦中空空如也，晉王殿下大人有大量，切莫和她一個草包計較。」 

謝玄濟點點頭，好不容易忍下了脾氣。 

事實上他不忍也沒辦法，正如慕明棠所說，父皇今日剛剛在早朝上稱讚蔣家深明

大義，為君分憂，主動將二小姐許配給岐陽王，既是親口點出了蔣家二小姐，那

蔣家說什麼也不能讓慕明棠有絲毫差錯。 



蔣鴻浩好說歹說，直說了一籮筐好話，才將謝玄濟請回到座位上，丫鬟重新上了

茶，準翁婿兩人相互謙讓，次第入座。 

蔣鴻浩撫鬚，說：「今日之事多虧晉王替蔣家在聖上面前牽線，若不是晉王，慕

明棠和岐陽王一事也不會這麼快定下來。晉王儘管放心，慕明棠承了蔣家的恩，

蔣家對她恩重如山，她回報蔣家乃是天經地義，如今她識趣最好，若是膽敢反抗，

便是死也要死在岐陽王府。」 

蔣鴻浩拐彎抹角安謝玄濟的心，畢竟有蔣明薇的先例在前，若是慕明棠再鬧一次

逃婚，那蔣家就沒臉見人了。 

謝玄濟點頭，道：「岳父言重，明薇是我的未婚妻，蔣家的事就是我的事。」 

蔣鴻浩聽到這種話大感安心，看到尚未完婚的女婿對女兒情深義重，癡心不改，

還為岳家前後奔走，無怨無悔，恐怕天底下沒有一個岳父會不樂意，看在晉王的

面子上，蔣明薇膽大逃婚，置家族於不利之地的事也可以翻篇了。 

蔣鴻浩想到這裡心裡有點糾結，身為父親，他對於已經及笄的女兒不好問太細，

可是女兒流落在外一年，期間毫無音訊，失蹤那天聽說還是和一個北戎男人一起

走，這實在讓他沒有辦法不多想。 

蔣鴻浩倒不至於懷疑女兒不知廉恥，可是長舌婦家長裡短的時候可不管你品性如

何，蔣明薇足有一年下落不明，確實是個硬傷。 

何況他不介意女兒年少無知做錯事，那晉王呢？哪個男人能不在乎未婚妻和一個

外族男人私奔，還在外面同居了一年這種事？ 

蔣鴻浩不敢提，但若是不讓謝玄濟打消芥蒂，日後恐怕遲早要生出禍患。 

他頓了一會，狀若隨意地說：「晉王，您和明薇從小就投緣，我們建安巷一整條

巷子的孩子，數你們兩人玩得最好。後來遷入京城，當年的鄰居不再住在一塊，

走動日漸生疏，唯獨你們始終不曾生分，看到你們能有今日，我實在是感慨至極。 

「不過明薇這個孩子從小倔強，當初我剛剛遷入京城，忙著處理朝廷的事，她母

親也騰不開身，疏忽了她，才讓她心態產生變化，竟然離開家到外面尋找自由去

了，這是我這個做父親的管教不力……」 

「岳父。」謝玄濟伸手止住蔣鴻浩未完的話，「我們兩家自小比鄰而居，自我有

記憶起，許多時候都在蔣家吃飯，蔣夫人也照顧我許多，我對蔣家是真心親近，

和明薇更是青梅竹馬，心心相印，我豈會懷疑明薇的為人？這樣的話岳父日後不

要再說了，這既是折辱了明薇，也是折辱了我對明薇的感情，過去的事就讓它過

去吧，明薇只是一時想岔，只要現在她人回來就夠了。」 

蔣鴻浩聽到這番話頓時放下心來，他對謝玄濟拱了拱手，端起杯子，說：「晉王

品行高潔，光明磊落，下官十分佩服！下官以茶代酒，敬晉王這一杯。」 

「這怎麼當得？」謝玄濟微微避開，端起杯子道：「合該是我敬岳父才對。」 

 


